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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後
出
生
的
朋
友
聽
到
陳
百
強
，
說
不
止
喜

歡
，
而
且
感
動
到
流
淚
，
他
90
後
出
生
的
弟
弟

就
笑
他
﹁out

﹂。

如
果
這
是
代
溝
，
這
﹁
溝
﹂
也
真
未
免
來
得

太
早
。
問
這
個
80
後
對
七
十
年
代
以
及
之
前
的

流
行
曲
有
什
麼
意
見
，
他
不
喜
歡
那
年
代
全
部
歌

曲
，
也
認
同
那
些
年
代
的
歌
普
遍
都
有
一
定
水
準
：

旋
律
好
／
歌
詞
通
順
／
歌
手
富
感
情
／
聲
線
也
各
有

風
格
，
至
少
欣
賞
角
度
廣
闊
，
不
像
他
90
後
的
弟

弟
，
只
為
了
怕
﹁out

﹂，
怕
離
群
，
一
味
跟
隨
同
輩
朋

友
，
只
喜
歡
自
己
成
長
期
間
出
現
的
東
西
，
儘
管
其

中
有
些
東
西
，
自
己
未
必
合
心
水
；
除
了
聽
歌
，
連

穿
衣
穿
鞋
買
手
機
也
跟
同
輩
一
樣
，
給
花
大
錢
養
廣

告
代
言
人
的
名
牌
牽
㠥
鼻
子
走
，
就
是
因
為
怕out

。

局
限
自
己
的
口
味
就
可
惜
了
，
其
實
很
多
不
曾
喜

歡
過
的
東
西
，
能
夠
嘗
試
接
觸
一
下
，
總
可
能
有
意

外
的
驚
喜
，
發
掘
出
一
些
自
己
出
生
前
幾
十
年
喜
歡

的
東
西
，
認
識
到
那
個
年
代
，
彷
彿
曾
經
多
活
幾
十

年
，
這
種
感
覺
，
也
是
曲
線
﹁
長
壽
之
道
﹂。

長
遠
歲
月
積
存
下
來
的
東
西
，
總
有
一
定
價
值
，

看
搜
集
舊
日
資
料
的
專
家
們
那
麼
如
痴
如
醉
，
便
知

道
他
們
感
受
到
其
中
樂
趣
。
一
旦
怕out

，
人
生
便
走

失
不
少
你
可
能
喜
歡
而
無
緣
接
觸
到
的
寶
貴
東
西
。

以
﹁
老
歌
﹂
為
例
，
好
不
好
，
便
多
由
第
一
感
覺

決
定
，
這
第
一
感
覺
就
是
聽
覺
，
先
不
管
歌
詞
說
什

麼
，
旋
律
聽
得
入
耳
，
過
了
第
一
關
，
連
帶
喜
歡
歌

詞
就
是
好
，
大
半
世
紀
以
來
，
這
樣
的
好
歌
真
是
數
之
不
盡
，

只
有
﹁
小
頑
固
﹂
們
怕out

，
聽
到
歌
名
就
抗
拒
。

唱
了
三
四
十
年
老
歌
的
歌
星
，
今
日
仍
受
歡
迎
，
就
因
為
經

得
起
時
間
考
驗
，
今
日
很
多
新
一
代
三
兩
年
前
唱
紅
的
﹁
新

歌
﹂，
便
已
銷
聲
匿
跡
，
三
四
十
年
後
有
人
懷
舊
就
不
可
想
像

了
。
而
且
多
喜
歡
不
同
時
代
的
東
西
，
只
會
豐
富
自
己
的
生

命
，
當
然
，
碰
到
新
一
代
好
歌
，
﹁
老
頑
固
﹂
們
也
該
摒
除
門

戶
之
見
。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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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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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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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屍
走
肉
︾
大
受
歡

迎
，
近
期
同
事
之
間
都
常
互
相
取
笑
，
說
我
們

已
成
為
了
這
套
美
劇
的
主
角
，
因
為
最
近
大
家

都
接
連
要
應
付
各
式
各
樣
的
會
議
、

w
orkshop

、
試
映
會
、
剪
片
等
，
每
天
逗
留
在

公
司
的
時
間
隨
時
朝
九
晚
十
，
還
未
計
算
在
公
司

以
外
的
工
作
時
間
，
所
以
個
個
都
像
行
屍
走
肉
一

樣
。以

前
在
舊
公
司
，
編
劇
的
工
作
都
集
中
在
劇
本

上
，
只
需
要
專
心
度
橋
寫
稿
，
其
他
要
兼
顧
的
事

情
並
不
多
，
如
劇
集
開
拍
在
即
或
在
﹁
飛
紙
仔
﹂

階
段
，
差
不
多
所
有
大
小
會
議
都
有
權
拒
絕
出

席
。
但
在
新
公
司
，
再
沒
有
﹁
飛
紙
仔
﹂
的
日

子
，
也
同
時
失
去
了
這
拒
絕
開
會
的
權
利
。

為
了
提
升
劇
集
水
準
，
公
司
最
近
頻
頻
舉
辦
各

類w
orkshop

及
賣
橋
會
，
部
分
還
是
一
連
數
天
，

從
早
到
晚
的
，
原
本
安
排
了
的
工
作
都
要
暫
且
放

下
。
此
外
，
早
前
拍
竣
的
劇
集
，
要
跟
老
闆
、
導

演
、
剪
接
師
等
各
部
門
一
起
進
行
檢
討
，
商
議
剪

片
，
有
拍
得
不
理
想
的
地
方
，
要
商
討
該
如
何
改

善
。而

最
新
的
指
令
，
就
是
編
審
日
後
需
要
參
與
拍

攝
跟
場
，
因
為
不
希
望
劇
集
拍
攝
出
來
跟
劇
本
的

原
意
有
偏
差
和
距
離
。
雖
然
在
拍
攝
之
前
，
我
們

一
般
都
已
經
跟
導
演
及
演
員
溝
通
過
，
但
始
終
每
個
人
腦
裡
面

的
概
念
或
多
或
少
會
有
點
差
異
，
例
如
：
劇
本
形
容
主
角
當
時

很
憤
怒
，
但
憤
怒
到
哪
個
程
度
，
編
劇
、
導
演
及
演
員
可
能
各

有
不
同
想
法
，
編
審
親
自
監
場
，
就
不
會
偏
離
原
創
的
意
念
。

今
時
今
日
觀
眾
對
戲
劇
的
要
求
跟
過
往
已
大
不
同
。
過
往
只

要
沒
有
甚
麼
大
錯
，
古
裝
劇
不
會
出
現
烏
龍
茶
，
民
初
劇
的
馬

路
上
不
會
有
雙
黃
線
，
佈
景
板
不
會
搖
晃
不
定
，
已
算
合
格
。

但
今
日
的
觀
眾
已
進
步
了
很
多
，
好
像
在
早
前
的
劇
集
的
試
映

會
上
，
有
觀
眾
竟
眼
利
地
指
出
，
破
屋
中
的
窗
簾
有
摺
痕
。
因

為
在
拍
攝
時
，
工
作
人
員
運
送
物
資
到
現
場
，
窗
簾
布
會
摺
疊

起
來
，
於
是
就
產
生
了
摺
痕
，
但
在
劇
情
上
，
窗
簾
掛
在
屋
內

當
然
不
應
該
有
摺
痕
的
。
這
些
小
瑕
疵
，
我
們
工
作
人
員
都
未

必
會
在
意
，
可
是
觀
眾
一
眼
就
會
看
到
。

編
審
跟
場
的
好
處
，
甚
至
連
梳
頭
、
服
裝
、
化
妝
，
以
至
佈

置
、
道
具
，
都
能
確
保
不
會
偏
離
原
創
，
這
在
劇
集
製
作
上
，

有
百
利
而
無
一
害
，
除
了
對
編
審
自
己
本
身
。
一
個
劇
通
常
至

少
有
三
名
導
演
輪
流
拍
攝
，
演
員
也
未
必
場
場
有
其
戲
份
，
可

是
編
審
全
劇
只
得
一
個
，
若
然
真
的
要
跟
足
全
劇
每
一
場
戲
，

恐
怕
編
審
很
快
會
猝
死
於
拍
攝
現
場
。

不
過
，
有
一
項
事
情
，
即
使
編
審
跟
場
，
也
無
法
改
變
的
，

那
就
是
臨
時
演
員
的
演
出
水
準
。
美
國
有
演
員
公
會
，
需
要
甚

麼
樣
的
演
員
，
只
要
提
供
所
需
的
演
員
表
，
他
們
就
可
以
替
製

作
人
員
找
來
合
適
的
演
員
，
高
矮
肥
瘦
，
個
個
都
是professional

的
，
主
角
在
鏡
頭
前
做
戲
，
他
們
則
在
背
景
做
足
反
應
，
絕
無

欺
場
。
可
惜
，
香
港
有
的
就
只
是
臨
記
公
司
，
永
遠
西
裝
友
不

似
西
裝
友
，
闊
太
不
似
闊
太
，
主
角
在
前
面
做
戲
，
臨
時
演
員

既
不
懂
在
後
面
做
反
應
，
有
時
甚
至
會
偷
望
鏡
頭
。
大
家
都
明

白
這
是
劇
集
，
當
然
不
應
該
出
現
有
演
員
望
鏡
頭
的
情
況
，
那

完
全
破
壞
了
整
場
戲
。
過
往
這
類
小
瑕
疵
偶
有
發
生
，
大
家
都

隻
眼
開
隻
眼
閉
，
但
公
司
已
下
令
，
就
連
這
些
小
瑕
疵
也
不
再

容
許
，
甚
至
考
慮
以
公
司
的
合
約
演
員
來
充
當
這
些
背
景
人
物

的
角
色
。

雖
然
大
家
都
忙
得
像
行
屍
走
肉
，
但
同
事
都
覺
得
反
而
重
燃

起
我
們
心
中
對
電
視
工
作
的
一
團
火
，
一
個
陳
年
風
爐
重
新
開

動
起
來
，
我
跟
觀
眾
一
樣
，
極
其
渴
望
看
到
我
們
的
製
成
品
正

式
啟
播
。

Walking Dead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我
的
三
歲
小
孫
子
越
來
越
頑
皮
了
，

過
去
他
是
牙
牙
學
語
，
又
剛
學
走
路
，

所
以
更
多
的
是
依
偎
在
你
的
懷
抱
裡
，

望
㠥
你
微
笑
，
真
是
可
愛
極
了
。

現
在
他
三
歲
零
兩
個
月
，
他
的
體
重

使
我
已
經
不
大
抱
得
起
他
。
而
且
他
也
不
愛

爺
爺
抱
，
只
是
到
處
亂
跑
，
把
他
的
玩
具
拋

得
到
處
都
是
。

他
有
許
多
玩
具
汽
車
、
電
車
、
火
車
，
還

有
一
架
﹁
龐
然
大
物
﹂
的
電
動
小
汽
車
。
於

是
把
我
的
客
廳
變
成
他
的
﹁
私
家
車
﹂
停
車

場
。
他
又
不
講
究
停
車
規
則
，
有
時
一
開
大

門
，
便
碰
到
他
的
小
汽
車
，
不
小
心
，
又
會

踩
㠥
他
的
玩
具
汽
車
、
電
車
、
火
車
。
我
的

客
廳
，
已
經
被
他
﹁
佔
領
﹂
了
。

不
僅
如
此
，
客
廳
的
沙
發
，
也
擺
滿
他
的

玩
具
，
最
近
他
又
把
日
前
我
的
新
書
首
發
式

拍
得
的
照
片
，
布
滿
沙
發
，
好
像
在
開
一
個
平
面
的
攝

影
展
。

更
進
一
步
的
佔
領
，
居
然
把
他
在
幼
稚
園
的
功
課
貼

紙
，
貼
在
客
廳
的
牆
上
，
搞
得
亂
七
八
糟
，
客
廳
不
像

客
廳
的
樣
子
。

有
時
我
在
客
廳
的
大
電
視
前
看
電
視
新
聞
，
他
居
然

懂
得
把
影
碟
放
進
影
碟
機
裡
，
讓
我
突
然
在
電
視
上
看

到
一
段
什
麼
戲
，
令
人
啼
笑
皆
非
。

客
廳
既
然
﹁
淪
陷
﹂，
只
好
躲
進
書
房
看
書
，
他
又
不

時
前
來
問
這
問
那
。

據
說
小
孩
子
在
三
歲
到
五
歲
期
間
，
最
為
頑
皮
好
動

好
奇
。
我
這
個
小
孫
子
可
能
天
生
聰
明
。
有
人
說
他
的

耳
朵
稍
為
向
前
，
便
是
頑
皮
的
象
徵
。
我
不
懂
看
相

術
，
也
不
知
耳
朵
的
向
背
與
性
格
有
沒
有
關
係
。

我
現
在
才
真
正
體
會
到
黃
樹
航
醫
生
稱
他
家
裡
的
兩

個
孫
子
是
﹁
恐
怖
分
子
﹂︵
見
本
欄
︿
可
愛
的
恐
怖
分
子
﹀

一
文
，
已
收
入
拙
作
︽
手
握
禿
筆
日
有
聲
︾
一
書
，
今

年
四
月
新
民
主
出
版
社
︶。
恐
怖
之
處
，
不
在
於
他
佔
領

了
客
廳
，
不
在
於
他
把
東
西
亂
放
，
不
在
於
他
干
擾
了

你
的
日
常
生
活
，
而
在
於
他
可
能
有
許
多
﹁
危
險
動

作
﹂。
所
以
我
早
已
在
騎
樓
加
上
一
個
鐵
的
欄
杆
︵
沒
有

密
封
，
不
算
僭
建
︶，
預
防
他
再
長
高
一
點
往
上
爬
。

唉
，
﹁
恐
怖
分
子
﹂，
真
是
防
不
勝
防
！

佔領客廳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櫻
花
非
日
本
獨
有
，
也
曾
在
很
多
地
方
看

過
櫻
花
，
遠
至
北
美
洲
的
溫
哥
華
、
西
雅

圖
、
華
盛
頓
，
近
而
韓
國
、
台
灣
，
甚
或
中

國
武
漢
，
看
似
同
樣
花
開
燦
爛
、
同
樣
櫻
途

壯
觀
，
但
賞
花
的
感
受
卻
絕
不
能
與
在
日
本

賞
櫻
相
比
，
是
地
點
背
景
？
是
環
境
氛
圍
？

櫻
花
的
美
，
不
單
在
開
花
時
的
燦
爛
，
還
在
於

凋
謝
時
的
壯
烈
，
因
為
櫻
花
的
花
期
很
短
，
通
常

只
有
一
周
時
間
，
即
使
整
棵
櫻
樹
從
開
花
到
全

謝
，
也
不
過
十
六
天
左
右
，
即
所
謂
的
﹁
櫻
花
七

日
﹂。
而
凋
謝
時
常
常
在
一
日
一
夜
之
間
全
部
散

落
，
而
不
是
慢
慢
的
凋
萎
枯
零
。
這
種
來
也
匆

匆
，
去
也
忽
然
的
精
神
，
據
說
很
為
日
本
人
欣

賞
，
認
為
人
生
短
暫
，
活
㠥
就
要
像
櫻
花
一
樣
燦

爛
，
即
使
死
，
也
該
果
斷
離
去
。

惟
那
來
去
如
風
的
絢
麗
櫻
花
，
偶
爾
也
會
捉
弄

賞
櫻
客
，
令
人
措
手
不
及
。
好
像
今
年
，
日
本
各

地
的
櫻
花
便
來
個
早
開
，
較
官
方
花
訊
預
測
的
開

花
日
及
滿
開
日
，
提
早
了
足
足
十
日
！

這
個
早
開
十
日
，
打
亂
了
很
多
賞
花
客
的
追
櫻

行
程
，
包
括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海
外
來
客
。
我
是

較
幸
運
的
一
個
，
不
用
更
改
機
票
日
程
、
另
訂
酒

店
住
宿
；
因
為
原
先
計
劃
已
預
定
在
日
本
逗
留
九
天
，
先
訪

瀨
島
嶼
、
遊
覽
藝
術
祭
的
春
季
展
品
，
後
段
才
趕
赴
京
都
賞

櫻
。
既
然
櫻
花
早
開
，
惟
有
來
個
行
程
倒
轉
，
航
班
甫
抵
關

西
，
即
馳
赴
京
都
，
剛
趕
及
花
見
滿
開
期
的
最
後
一
天
，
得

嘗
古
都
賞
櫻
之
願
！

因
為
預
訂
了
藝
術
祭
的
住
宿
交
通
，
調
動
幅
度
不
太
大
，

在
京
都
的
賞
櫻
時
間
，
其
實
也
只
有
一
整
天
。
遊
走
於
京
都

賞
櫻
三
大
名
所
：
哲
學
之
道
、
平
安
神
宮
、
㜊
山
公
園
，
但

見
櫻
途
壯
闊
，
白
色
的
染
井
吉
野
櫻
、
關
雪
櫻
、
粉
紅
的
枝

垂
櫻
、
八
重
枝
垂
櫻
，
迎
風
搖
曳
，
遊
人
花
下
漫
步
、
拍

照
，
偶
而
櫻
瓣
隨
風
散
落
，
降
在
衣
襟
上
，
大
家
都
相
視
而

笑
，
享
受
㠥
春
日
的
浪
漫
！

春日浪漫賞櫻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昨
日
的
﹁
數
學
詩
﹂，
那
首
要

計
算
寺
中
有
多
少
個
僧
人
，
多
少

個
飯
碗
和
多
少
個
湯
碗
，
原
來
是

有
公
式
可
以
計
算
，
從
詩
中
指
出

的
三
百
六
十
四
隻
碗
、
三
人
共
食

一
碗
飯
和
四
人
共
嘗
一
碗
羹
，
列
出
公

式
如
下
：364

除
以
︵1/3+

1/4

︶
就
得

出624

，
而624

分
別
乘
上1/3

和1/4

便

得
出
飯
碗
有208

隻
和
湯
碗
有156

隻
。

至
於
謎
語
詩
，
最
有
趣
的
是
宋
朝
的

朱
淑
貞
，
她
因
為
知
道
丈
夫
有
了
外

遇
，
便
在
臨
終
時
寫
了
一
首
名
叫
︽
斷

腸
謎
︾
的
長
短
句
：
﹁
下
樓
來
，
金
錢

卜
落
。
問
蒼
天
，
人
在
何
方
？
恨
王

孫
，
一
直
去
了
。
詈
冤
家
，
言
去
無

回
。
悔
當
初
，
吾
錯
失
口
。
有
上
交
無

下
交
，
皂
白
何
須
問
，
分
開
不
用
刀
。

從
今
莫
把
仇
人
靠
，
千
種
相
思
一
撇

消
。
﹂

這
句
中
之
謎
，
頭
兩
句
的
下
字
卜

落
，
就
是
一
，
次
兩
句
的
天
字
沒
有
了

人
，
就
是
二
，
第
五
六
句
的
王
字
沒
有

了
一
直
，
就
是
三
，
七
八
兩
句
的
詈
無

言
了
，
就
是
四
，
九
十
兩
句
吾
字
失
去

了
口
，
就
是
五
，
以
後
的
每
句
就
是
六
七
八
九

十
。朱

淑
貞
留
下
這
︽
斷
腸
謎
︾
的
含
義
是
什
麼
？

就
是
要
人
猜
一
至
十
的
數
字
嗎
？
想
來
不
是
的
，

一
至
十
，
數
字
已
盡
，
人
生
已
盡
，
情
義
與
愛
已

盡
，
恨
也
到
盡
頭
了
。
想
來
是
這
層
意
義
吧
？

以
前
有
個
傳
說
，
說
有
位
無
酒
不
歡
的
數
學
老

師
，
有
一
天
喝
了
酒
之
後
，
趁
㠥
酒
意
，
寫
下
了

﹁
山
巔
一
寺
一
壼
酒
，
爾
樂
苦
煞
吾
，
把
酒
吃
，
酒

殺
爾
，
爾
不
死
，
樂
爾
樂
。
﹂
這
是
什
麼
？
原
來

用
諧
音
讀
出
，
是
包
含
三
點
這
兩
個
字
在
內
的
圓

周
率
數
值
的
小
數
點
後
二
十
二
位
數
子
。
現
代
常

常
看
新
聞
，
說
有
人
能
背
出
圓
周
率
後
面
幾
十
位

的
數
字
，
不
知
是
否
用
這
樣
的
詩
句
來
記
誦
的
？

宋
朝
的
王
安
石
，
曾
經
寫
過
一
首
謎
語
詩
送
給

生
活
拮
据
的
朋
友
：
﹁
弟
中
四
人
兩
口
大
，
一
人

立
地
三
人
坐
。
家
中
更
有
一
兩
口
，
任
是
凶
年
也

好
過
。
﹂
解
謎
是
個
儉
字
，
叫
朋
友
節
儉
也
。

像
這
樣
的
古
代
智
慧
，
如
今
已
沒
有
人
應
用

了
。
　 謎語詩

興　國

隨想
國

我
在
︽
時
尚
偶
像
︾
中
有
一
章
講
︽
第

一
夫
人
們
：
權
貴
風
格
︾，
分
析
衣
㠥
影
響

力
；
另
有
一
章
則
專
寫
戴
安
娜
的
衣
㠥
外

交
，
其
中
開
頭
寫
道
：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的
英
國
出
現
了
兩
個
征
服
世
界
的
女

人
，
一
個
是
﹃
鐵
娘
子
﹄
首
相
戴
卓
爾
夫
人
，

另
一
個
是
﹃
英
倫
玫
瑰
﹄
王
妃
戴
安
娜
，
這
兩

個
女
人
給
倫
敦
當
時
一
片
沉
悶
的
氛
圍
帶
來
了

生
氣
。
前
者
用
的
是
她
的
政
治
智
慧
，
後
者
展

示
的
是
她
的
時
裝
品
味⋯

⋯

﹂

其
實
，
作
為
政
治
家
，
戴
卓
爾
夫
人
自
一
九

七
九
年
拜
相
並
連
任
三
屆
，
叱
㜿
國
際
風
雲
逾

十
年
，
當
然
有
她
的
﹁
政
治
智
慧
和
遺
傳
基

因
﹂，
但
她
對
形
象
的
重
視
及
其
衣
㠥
包
裝
不

能
不
記
一
功
，
而
她
的
裝
扮
形
象
也
影
響
到
當

時
的
時
尚
潮
流
，
像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流
行
的

女
裝
肩
墊
外
套
，
被
形
容
為
是P

o
w

e
r

Shoulders

。

在
去
年
上
映
的
傳
記
電
影
︽
鐵
娘
子
︾
中
，

女
導
演
菲
莉
．
達
萊
就
巧
妙
地
以
她
最
喜
歡
的

﹁
藍
色
﹂
做
基
調
，
細
心
的
觀
眾
可
以
發
現
：

她
和
女
兒
聊
天
背
後
的
衣
櫃
裡
，
掛
㠥
的
都
是

深
淺
各
異
的
藍
色
衣
裙
，
而
不
同
深
淺
度
的
藍

色
象
徵
㠥
她
權
力
和
地
位
的
變
化
。
從
少
女
時

代
的
淺
藍
到
中
年
之
後
的
蔚
藍
，
登
上
權
力
高
峰
時
的
紫

藍
，
乃
至
最
後
黯
然
下
台
向
同
僚
告
別
時
，
穿
的
是
不
無

張
揚
性
的
暗
紅
色
套
裙
裝⋯

⋯

與
其
說
是
其
智
囊
之
功
，
不
如
說
是
她
的
時
尚
觸
覺
。

母
親
是
裁
縫
，
自
小
受
父
親
影
響
而
立
志
從
政
的
她
深
明

衣
㠥
的
力
量
。
藍
色
是
她
小
學
校
服
的
顏
色
，
也
是
保
守

黨
之
色
。
所
以
，
早
在
一
九
六
一
年
以
下
議
院
議
員
新
丁

去
拜
見
麥
美
倫
時
，
﹁
我
穿
上
最
好
的
套
裝
，
那
件
寶
石

藍
的
套
裝
去
見
首
相
。
﹂
幾
天
後
出
席
保
守
黨
大
會
︵
那

天
是
她
生
日
︶，
她
再
以
另
一
套
藍
色
套
裝
赴
會
，
不
但
配

合
黨
的
顏
色
，
也
突
出
個
人
形
象—

—

就
像
電
影
︽
少
女

香
奈
兒
︾
中
，
香
奈
兒
以
一
身
黑
白
分
明
的
中
性
打
扮
首

次
出
現
在
個
個
打
扮
得
花
枝
招
展
的
上
流
社
會
名
媛
戶
外

派
對
中
，
予
人
耳
目
一
亮
。

所
以
說
，
雖
然
政
壇
男
女
﹁
不
平
等
﹂，
但
在
顏
色
運
用

和
衣
㠥
力
量
方
面
，
女
性
卻
佔
據
優
勢
，
戴
卓
爾
夫
人
和

她
同
時
期
的
戴
安
娜
一
樣
，
發
揮
得
很
出
色
，
並
間
接
帶

動
了
英
倫
時
尚—

—

將
個
人
品
味
和
國
家
利
益
結
合
的
典

範
；
再
後
來
的
米
歇
爾
更
直
截
了
當
：
美
國
面
孔
︵F

ace
ofA

m
erica

︶。

鐵娘子的服裝語言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在全國報告人感染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不斷增
加的時候，在病毒已經由南向北擴散的時候，在
一場又一場捲起漫天塵土的大風中，我將法國作
家阿爾貝·加繆的《鼠疫》重讀了一遍。

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法屬阿
爾及利亞城市奧蘭。一天，醫生里厄的門前出現
了一隻死老鼠，隨後街上有了第二隻、第三隻，
大量的老鼠死在了露天，接㠥，有人發高燒痛苦
死去。

政府召集醫生和有關部門商議，起初大家還是
克制的，怕聲音傳到走廊裡。然而，幾天內死亡
人數驟增，與會者再也無法掩飾內心的焦慮。疫
情之迅猛，迫使政府「宣佈發生鼠疫，封城。」

危城之中，有人嚇得手足無措，有人急得團團
亂轉，有人試圖衝出城去，被警察和士兵用槍擋
了回來，有人因家屬染病死亡，精神失常，縱火
焚屋，幻想燒死瘟神，有人便趁火打劫，搶奪錢
財和傢具。染病死亡的人數上升到每周700人，沮
喪的情緒瀰漫全城。帕納盧神甫此時登台佈道：

「我的弟兄們，你們在受苦，你們是罪有應得。」
他不顧信徒和聽眾的騷動繼續說：「很久以來，
這個世界成為罪惡的淵藪，它一直依靠天主的寬
容而存在。天主現在不耐煩再等了，他已掉轉臉
去了。失去了天主的靈光，我們只落得陷在鼠疫
的黑暗中。」神甫告誡大家，要信神，要虔誠，
要懺悔自己的罪，「不要管這些日子的景象多麼
可怖，垂死者的悲號多麼淒慘，都要向上天發出
虔信教徒的心聲，傾訴愛慕之情。其餘的事，天
主自會作出安排」。

一片混亂中，旅居該城的知識分子塔魯組織起
志願防疫隊，幫助里厄醫生。他們明白，這是目
前唯一可做之事，鼠疫既已發生，就應該與之鬥
爭。老卡斯特爾夜以繼日，就地取材製造血清；
失意的小公務員格朗擔當起衛生防疫組織的秘

書；因鼠疫滯留的記者朗貝爾，本來為了愛情想
逃離出城，後來卻主動要求留下來，與大家一塊
奮鬥。

八月中旬，瘟神的黑影籠罩一切，埋屍坑越挖
越深，焚屍爐濃煙滾滾。鼠疫使奧蘭成了與世隔
絕的孤城，疫情兇勢不減，里厄和助手疲憊不
堪。

里厄一直勤勉而忘我地工作，為一個又一個病
人診治，心中承受㠥巨大的壓力，默默地履行自
己的職責。他只有一次控制不住發了脾氣，是對
㠥帕納盧神甫，那是一個小男孩在疫病的折磨下
痛苦死去的時候，醫生說：「啊，神甫，這個孩
子至少是純潔無罪的，這一點，你知道得很清
楚！」帕納盧說，不過，或許我們應該去愛我們
不能理解的東西。里厄激動地說：「不，神甫，
我至死也不會去愛這個使孩子慘遭折磨的上帝的
創造物。」

小說中特別值得留意的一個地方，是塔魯和里
厄就人生與社會的一番議論。塔魯說自己以前深
受那種「要爭取一個完美世界就必須殺人」的理
論的毒害，他把這種理論也定義為一種「鼠疫」，
他說：「在我滿心以為是在理直氣壯與鼠疫作鬥
爭的漫長歲月裡，自己卻一直是個鼠疫患者。我
了解到，我已經間接地贊同了千萬個人的死亡，
甚至促成了這一死亡。是的，我感到羞愧，我懂
得了，我們大家當時都生活在鼠疫中。」

塔魯接㠥說：「每個人身上都有鼠疫，世界上
沒有任何人是不受鼠疫侵襲的。病菌是自然產生
的，而健康、正直和純潔，是出自意志的作用，
一種永遠也不該停止的意志。在地球上，存在㠥
禍害和受害者，我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到受害者的
一邊。」最後，他說：「一個人不信上帝，是否
照樣可以成為聖人？這是我今天關心的最大問
題。」

里厄贊同塔魯的說辭，只是結束談話時意見有
所不一，他說：「我感到自己跟失敗者休戚相
關，而跟聖人沒有緣分。我想，我對英雄主義和
聖人之道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做一個真正的
人」。

不知何日何時何故，鼠疫就發生了，雖然人們
反抗、鬥爭，可是收效甚微，人顯得那麼弱小無
能。然而，曾幾何時，鼠疫的猖狂勢頭又自行減
弱了，奇跡在幾起無法解釋的病例中出現了，病
人的發熱減退了，隨後消失了，幾天後，病人的
身體康復了。這真是出人意料的變化。一場天災
人禍，說來就來，說去就去，誰也說不清所以
然。

人們終於戰勝了鼠疫。二月的一天，早晨，城
門終於開放了。到了晚上，人們聚集在廣場和大
街上，盡情歡呼與歌唱，有人燃放了禮花，天空
中五彩繽紛，爭奇鬥艷，這是一個解放了的夜
晚，全城都沉浸在歡聲笑語中。里厄此刻卻在沉
思：威脅㠥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他知道，鼠疫
不會就此絕跡，因為鼠疫桿菌會隱藏在各種地
方，潛伏守候，「也許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
運，瘟神會再度發動它的鼠群，選中某座幸福城
市作為它們的葬身之地。」

《鼠疫》發表於1947年。60多年過去了，今
天，這部作品仍然有巨大的警世作用。小說告訴
我們，當瘟疫襲來、病毒擴散的時候，不要驚
慌，不要過分恐懼，要保持理智，要加強衛生防
疫措施，要積極而冷靜地與疫病作鬥爭。同時，
要深刻反省人類活動是否是導致疫病的原因或有
助於新型病毒的產生。這些年，人們追逐利潤，
將一切商業化，過度的商業化促使人們在養殖業
大量投放含有瘦肉精之類的化學物質的飼料，改
變了豬、雞、鴨、魚的正常生長規律，新型病毒
很可能由此產生，以致禍害人間。過分相信科學
手段，打亂正常生物鏈的人類，已不是第一次遭
到大自然的報復了。十年前，SARS的流行，就有
證據表明與人的飲食偏好有關，今天的H7N9禽流

感，人類怕也難逃干係。
加繆提示讀者，除了鼠疫病毒，還有一種人間

的病毒，也在害人，也在殺人，也在戕害人類。
這便是一些自以為掌握了社會發展規律的人及其
理論，這些人非要把人類帶向他們的理想社會不
可，誰若不從，就會被打壓、殺頭，或者不給任
何存活的機會。在今天，一些特殊利益集團和權
貴組織就有這樣的雄心與力量。他們的地位、權
勢，使他們將這種有害的思想和作派廣佈人間，
自私、貪婪、野蠻、專制便是其社會後果——這
不是「病毒」又是什麼？

小說記事性很強，像新聞報道一樣告訴讀者，
鼠疫幾乎是自行消退的，忽然間就全線潰逃了，
這與十年前非典消遁時的情形是一樣的。並不是
人類的科技手段和醫療水平戰勝了疫病，而是冥
冥之中，由自然界的力量、新陳代謝的節律決定
了一切。這也說明，在自然面前，人類要有自知
之明，要有清醒頭腦。人雖然取得了無數勝利，
科學和智慧雖然極大程度地改善了生活，但還有
許多領域是人無法主導的，甚至人還搞不清有些
事物的來龍去脈。所以，保持一種對自然界的謙
卑和敬畏，是十分必要的。人要懂得克制自己的
物慾，要明白對利潤和利益的追求應有限度，不
可過分索取，不可縱慾無度。而且，說到底，人
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才是人類文明的標誌。

風沙漫天讀《鼠疫》

■阿爾貝．加繆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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